
  

一
、
鏡
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         

佚
名  

在
地
面
發
現
一
面
方
形
鏡
子
，
當
我
俯
身
拾
取
時
，
發
現
鏡
中
怎
麼
是
一
片
藍
天
白

雲
的
映
象
，
原
來
鏡
子
是
仰
躺
地
上
，
它
的
鏡
面
正
對
著
上
天
。 

年
歲
愈
長
，
愈
不
敢
照
鏡
，
我
不
敢
確
定
鏡
中
人
到
底
是
不
是
自
己
，
因
為
我
也
不

敢
確
定
自
己
到
底
長
得
什
麼
樣
。 

人
，
是
地
球
上
最
喜
愛
照
鏡
子
的
動
物
。
不
，
這
樣
說
似
乎
不
公
平
，
應
該
說
：
地

球
上
只
有
人
才
懂
得
照
鏡
子
。
照
鏡
是
一
門
藝
術
，
女
生
最
喜
好
照
鏡
，
因
此
她
們
個
個

都
是
藝
術
家
。
不
，
如
此
說
又
嫌
欠
公
允
，
近
來
也
有
許
多
男
生
愛
照
鏡
，
他
們
甚
至
於

放
下
工
作
來
照
鏡
。
他
們
想
和
女
生
別
苗
頭
，
而
他
們
竟
忘
了
女
生
除
了
照
鏡
之
外
還
是

照
鏡
，
照
鏡
是
她
們
作
息
的
一
部
分
，
鏡
中
的
她
們
有
一
番
綺
麗
的
天
空
。 

自
然
也
有
人
和
我
一
樣
失
去
照
鏡
的
勇
氣
，
那
就
是
上
了
年
紀
，
臉
上
長
滿
皺
紋
的

人
。
他
們
駭
怕
看
見
歲
月
在
臉
上
刻
劃
的
痕
跡
，
世
界
上
沒
有
人
能
抓
住
時
間
，
也
不
能

讓
時
間
靜
止
，
而
時
間
對
任
何
人
都
是
公
平
的
，
它
不
分
權
重
位
卑
，
也
不
分
男
女
老
少
，

也
難
怪
有
人
常
感
嘆
它
是
「
無
情
」
的
。 

於
是
，
如
何
在
生
命
的
過
程
中
留
下
成
績
？
那
真
是
一
步
一
腳
印
，
一
摑
一
掌
血
，

端
看
生
命
的
主
宰--

人
，
如
何
來
掌
舵
了
。 

鏡
子
，
也
有
扭
曲
事
實
的
時
候
，
它
可
以
把
映
象
拉
得
好
長
好
長
，
也
可
以
把
映
象

縮
得
好
短
好
短
。
但
那
卻
是
人
故
意
塑
造
而
成
的
，
為
了
達
到
喜
劇
的
效
果
，
在
輕
鬆
的

氣
氛
中
，
讓
愛
照
鏡
者
看
看
；
原
來
我
也
有
醜
陋
的
一
面
。 

基
本
上
，
鏡
子
只
是
一
個
平
面
的
東
西
，
而
萬
有
實
存
的
物
體
，
卻
是
包
容
了
多
少

崎
嶇
與
不
平
啊
！ 

也
無
怪
乎
人
類
要
將
鏡
子
當
做
自
己
最
忠
誠
的
朋
友
，
雖
然
它
偶
而
也
會
扭
曲
事

實
，
但
總
是
讚
美
多
於
貶
損
地
吧
。 

地
面
上
的
那
面
方
形
明
鏡
，
也
因
此
而
被
我
安
置
在
一
處
人
人
照
得
著
的
地
方
，
我

不
忍
讓
它
寂
寞
地
躺
在
地
上
看
天
，
畢
竟
，
它
還
是
人
類
忠
誠
的
友
人
哩
！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二
、
在
母
愛
的
晴
空
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佚
名 

好
不
容
易
盼
到
春
天
，
卻
依
舊
是
沒
完
的
雨
，
叫
人
怪
不
舒
服
的
。
上
學
期
那
個
丟
臉

的
分
數
，
總
糾
纏
在
我
身
邊
，
就
像
沒
盡
頭
的
雨
。
誰
說
春
天
孕
育
了
果
實
，
萌
發
了
希
望
？

我
看
它
簡
直
就
只
會
發
黴
。 

「
快
去
上
學
，
不
然
又
要
遲
到
了
。
」
母
親
的
嘮
叨
總
是
不
離
左
右
，
「
帶
上
傘
，
萬

一
下
起
雨
來
也
好
應
付
。
」
我
看
看
天
，
陰
陰
的
，
但
沒
下
雨
。
「
沒
雨
帶
什
麼
傘
！
」
我

抓
起
書
包
就
往
外
跑
。 

誰
知
，
真
的
下
雨
了
，
而
且
越
下
越
大
，
一
直
到
放
學
也
沒
停
。
同
學
們
大
都
帶
有
雨

具
，
走
了
。
只
剩
下
我
一
個
人
倚
在
教
室
窗
前
，
無
聊
地
數
著
屋
簷
上
掉
下
來
的
水
珠
。
好

不
容
易
，
雨
小
了
些
，
於
是
，
我
決
定
冒
雨
衝
回
家
。
「
或
許
我
的
命
運
就
像
風
雨
，
永
遠

沒
有
晴
天
。
」
踢
著
路
邊
的
小
石
頭
，
我
想
。 

雨
飄
在
臉
上
，
透
出
了
點
寒
意
，
我
想
起
了
父
親
不
止
的
歎
息
；
想
起
了
同
學
的
冷
眼
；

想
起
了
老
師
動
不
動
就
往
我
身
上
掃
幾
眼
的
情
景
…
…
。 

想
著
想
著
，
眼
前
突
然
出
現
母
親
的
身
影
，
手
裏
撐
著
傘
，
她
伸
手
摸
我
的
肩
膀
，
說

我
被
雨
水
打
濕
了
，
遞
過
毛
衣
來
讓
我
穿
上
。
「
沒
濕
！
」
我
又
固
執
起
來
。
「
快
穿
上
，

別
以
為
現
在
沒
事
，
生
了
病
就
麻
煩
了
。
」
我
抬
起
頭
，
發
現
母
親
頭
髮
更
白
了
，
額
際
上

又
多
了
幾
道
皺
紋
。
我
無
言
，
默
默
地
接
過
夾
在
母
親
腋
下
仍
帶
著
她
體
溫
的
毛
衣
，
並
穿

上
。
母
親
看
著
我
，
似
乎
想
說
什
麼
，
我
注
意
到
傘
向
我
這
邊
歪
過
來
，
母
親
的
半
邊
身
子

已
淋
著
雨
。 

我
低
著
頭
，
慢
慢
地
跟
著
母
親
走
，
剛
才
的
那
一
幕
又
閃
現
出
來
。
我
看
到
，
母
親
的

皺
紋
上
有
風
雨
掠
過
的
痕
跡
；
我
看
到
，
母
親
的
腰
桿
已
不
再
那
麼
挺
拔
。
母
親
啊
！
風
雨

中
您
頑
強
搏
鬥
，
將
痛
楚
深
埋
心
底
，
為
我
撐
起
一
方
晴
空
…
…
有
了
母
親
營
造
的
暖
巢
，

不
覺
心
中
升
起
一
輪
太
陽
，
鋪
開
一
條
光
明
大
道
，
它
似
乎
在
強
烈
地
呼
喚
我
：
別
因
為
沒

有
看
到
陽
光
而
拒
絕
走
進
春
天
。 

對
！
在
母
愛
的
晴
空
下
，
我
又
怎
能
懼
怕
風
霜
雨
雪
呢
？ 

」 

 

 
 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三
、
心 

境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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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出
返
家
，
在
接
近
巷
口
的
道
路
上
，
看
到
一
輛
轎
車
忽
然
停
了
下
來
，
接
著
在
轎
車

前
方
，
發
現
到
一
根
樹
枝
，
蓬
蓬
鬆
鬆
的
綴
了
百
十
片
葉
子
，
像
一
根
超
大
型
的
棉
花
糖
，

靜
靜
的
橫
在
接
近
路
中
心
的
地
方
。 

轎
車
停
下
來
，
駕
駛
是
為
了
移
開
這
根
棉
花
糖
的
嗎
？ 

我
有
一
點
疑
，
因
為
路
很
寬
闊
，
又
絕
少
車
輛
，
轎
車
只
要
稍
為
側
一
下
，
尚
有
大
半

個
路
面
可
以
讓
它
舒
舒
坦
坦
的
走
過
去
，
可
是
，
它
停
下
來
了
！ 

我
無
從
疑
起
，
車
主
走
了
下
來
，
跨
了
幾
個
大
步
，
走
近
樹
枝
，
將
它
拿
到
路
邊
，
再

回
到
車
上
，
開
走
車
子
。
當
他
回
到
車
子
的
一
剎
那
，
我
腳
踏
車
正
好
與
他
錯
身
而
過
，
我

在
心
裡
讚
揚
他
，
但
沒
有
表
示
出
來
，
一
聲
不
語
的
騎
過
去
。
同
時
，
我
發
現
他
穿
著
警
察

的
藍
長
褲
，
很
高
興
有
這
麼
一
個
好
警
察
，
但
也
沒
有
誇
他
一
句
。 

過
了
兩
天
，
我
和
妻
在
同
一
條
路
上
散
步
，
不
知
為
什
麼
，
新
種
不
久
的
一
棵
路
樹
竟

然
從
腰
際
斷
了
下
來
，
我
將
斷
裂
的
樹
枝
抬
起
來
，
打
直
了
，
請
妻
扶
正
，
然
後
找
到
一
條

繩
子
，
將
它
綁
牢
，
再
繼
續
散
步
。 

妻
打
趣
著
說
我
是
好
童
軍
，
日
行
一
善
，
我
說
，
這
叫
什
麼
行
善
？
只
是
了
了
一
件
事

而
已
。 看

到
那
位
駕
駛
先
生
停
下
轎
車
，
移
走
路
上
的
樹
枝
雖
然
心
中
感
佩
，
但
沒
說
出
口
，

自
己
綁
牢
斷
枝
，
覺
得
無
什
麼
善
可
言
，
什
麼
時
候
，
我
的
心
境
變
成
這
般
平
淡
呢
？ 

想
起
三
十
多
年
前
，
曾
夜
經
南
台
灣
的
沿
海
公
路
，
路
當
中
發
現
了
一
塊
巨
石
，
客
運

車
不
能
走
了
，
挨
近
車
門
的
乘
客
，
竟
然
都
視
若
無
睹
。
只
見
車
後
的
一
位
原
住
民
往
前
走

來
，
準
備
下
車
，
在
前
座
靠
窗
的
我
，
也
起
身
越
過
靠
著
走
道
的
先
生
，
跟
著
下
車
，
結
果
，

兩
個
不
認
識
的
年
輕
人
，
在
巨
浪
拍
天
，
只
靠
車
燈
照
射
的
無
窮
大
的
黑
夜
中
奮
力
的
搬
開

石
頭
才
回
到
車
上
，
我
不
曾
注
意
滿
車
乘
客
的
表
情
，
只
覺
得
靜
悄
悄
的
，
感
受
到
這
世
界

未
免
太
過
冷
漠
，
就
是
雪
積
門
前
，
也
還
不
動
如
山
，
只
巴
望
別
人
為
他
掃
除
的
心
態
，
令

人
難
以
接
受
。 

二
十
年
前
，
我
賃
居
田
野
中
的
紅
磚
老
屋
，
有
一
次
，
鄰
居
的
一
位
小
朋
友
竟
然
拉
著

他
的
媽
媽
指
著
我
說
：
「
那
位
叔
叔
很
喜
幫
助
人
家
！
」
我
頓
時
靦
腆
，
不
知
所
措
，
心
頭

可
是
歡
喜
無
比
。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四
、
鎖 

鍊     

佚
名 

有
一
位
修
道
者
，
準
備
離
開
他
所
住
的
村
莊
，
到
無
人
居
住
的
山
中
去
隱
居
修
行
，

他
只
帶
了
一
塊
布
當
作
衣
服
，
就
一
個
人
到
山
中
居
住
了
。
後
來
他
想
到
當
他
要
洗
衣
服

的
時
候
，
他
需
要
另
外
一
塊
布
來
替
換
，
於
是
他
就
下
山
到
村
莊
中
，
向
村
民
乞
討
一
塊

布
當
作
衣
服
，
村
民
知
道
他
是
虔
誠
的
修
道
者
，
於
是
毫
不
猶
豫
地
就
給
了
他
一
塊
布
，

當
作
換
洗
用
的
衣
服
。 

這
位
修
道
者
回
到
山
中
之
後
，
他
發
覺
在
他
居
住
的
茅
屋
裡
面
有
一
隻
老
鼠
，
常
常

會
在
他
專
心
打
坐
的
時
候
來
咬
他
那
件
準
備
換
洗
的
衣
服
，
他
早
就
發
誓
一
生
遵
守
不
殺

生
的
戒
律
，
因
此
他
不
願
意
去
傷
害
那
隻
老
鼠
，
但
是
他
又
沒
有
辦
法
趕
走
那
隻
老
鼠
，

所
以
他
回
到
村
莊
中
，
向
村
民
要
一
隻
貓
來
飼
養
。 

得
到
了
貓
之
後
，
他
又
想
到
：
「
要
吃
什
麼
呢
？
我
並
不
想
讓
貓
去
吃
老
鼠
，
但
總

不
能
跟
我
一
樣
只
吃
一
些
水
果
與
野
菜
吧
。
」
於
是
他
又
向
村
民
要
了
一
頭
乳
牛
，
這
樣

子
那
隻
貓
就
可
以
靠
牛
奶
維
生
。 

但
是
，
在
山
中
居
住
了
一
段
時
間
以
後
，
他
發
覺
每
天
都
要
花
很
多
的
時
間
來
照
顧

那
頭
母
牛
，
於
是
又
回
到
村
莊
，
找
了
一
個
可
憐
流
浪
漢
，
就
帶
這
無
家
可
歸
的
流
浪
漢

到
山
中
居
住
，
幫
他
照
顧
乳
牛
。 

流
浪
漢
在
山
中
居
住
了
一
段
時
間
之
後
，
他
跟
修
道
者
抱
怨
：
「
我
跟
你
不
一
樣
，

我
需
要
一
個
太
太
，
我
要
正
常
的
家
庭
生
活
。
」
修
道
者
想
一
想
也
是
有
道
理
，
他
不
能

強
迫
別
人
一
定
要
跟
他
一
樣
，
過
著
苦
行
的
生
活
。 

這
個
故
事
就
這
樣
演
變
下
去
，
你
可
能
也
猜
到
了
，
到
了
後
來
，
也
許
整
個
村
莊
都

搬
到
山
上
去
了
。
這
其
實
正
是
發
生
在
我
們
每
個
人
身
邊
的
故
事
，
慾
望
就
像
是
一
條
鎖

鍊
，
一
個
牽
著
一
個
，
永
遠
都
不
能
滿
足
。 

我
們
有
越
來
越
大
的
房
子
，
但
越
來
越
少
人
留
在
家
裡
；
我
們
開
發
了
很
多
新
藥
，

卻
不
懂
得
珍
惜
自
己
的
身
體
髮
膚
；
人
類
可
以
往
返
遙
遠
的
月
球
，
過
個
街
到
鄰
居
家
卻

是
多
麼
困
難
，
征
服
了
外
面
的
世
界
，
對
自
己
內
心
世
界
一
無
所
知
。 

拋
棄
過
多
的
慾
望
吧
！
好
好
珍
惜
你
已
經
擁
有
的
，
你
會
體
悟
「
知
足
常
樂
」
的
真

諦
喔
！ 

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五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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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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箭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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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
處
樹
林
中
的
陰
暗
處
，
忽
然
有
一
支
箭
，
直
對
我
們
射
來
。
隱
約
間
可
以
看
到
箭

頭
出
奇
的
大
，
與
箭
身
不
太
相
襯
，
但
太
暗
了
，
也
太
快
了
，
看
不
真
。
可
是
在
經
過
樹

影
的
空
隙
處
，
也
就
是
有
陽
光
照
射
的
地
方
，
箭
身
忽
然
亮
了
一
下
，
顯
出
像
翡
翠
一
般

鮮
綠
的
色
澤
，
耀
眼
極
了
，
還
可
以
看
出
它
並
不
是
那
麼
筆
直
的
，
而
是
帶
著
些
許
弧
度
，

有
點
飄
搖
的
急
馳
著
。
雖
然
只
是
一
剎
那
間
，
但
那
種
絕
美
的
感
受
，
像
小
提
琴
最
清
脆

的
音
符
，
令
人
無
法
釋
懷
。 

當
然
釋
不
了
懷
，
因
為
箭
仍
飛
駛
，
越
逼
越
近
，
直
到
十
來
公
尺
處
，
忽
然
微
微
一

揚
，
轉
眼
間
，
落
在
我
們
不
遠
處
的
一
棵
樹
上
。
箭
身
在
空
中
略
略
垂
下
，
像
在
歇
息
，

箭
頭
則
佇
立
枝
頭
，
然
而
，
箭
頭
還
有
頭
，
卻
是
東
張
西
望
，
看
清
楚
了
，
原
來
是
一
隻

小
麻
雀
。
那
耀
眼
的
、
幽
麗
的
、
翠
綠
的
、
明
亮
的
，
一
閃
即
逝
的
絕
美
符
號
，
就
是
那

株
牠
銜
在
口
中
，
卻
飄
逸
著
比
牠
的
身
子
長
達
無
數
倍
，
在
空
中
微
微
下
垂
的
青
草
的
姿

影
。
麻
雀
略
為
休
息
一
下
，
又
飛
走
了
，
我
縱
目
追
尋
，
青
草
仍
不
時
在
陽
光
下
顯
露
出

它
的
風
采
，
像
流
星
，
也
像
鮮
綠
的
飛
蛇
，
鑽
向
另
一
處
密
林
深
處
，
消
失
了
！ 

這
樣
快
速
的
，
令
人
驚
艷
的
景
象
，
是
難
得
一
遇
的
呀
！
本
沒
期
盼
再
見
，
不
想
，

不
一
會
功
夫
，
又
一
次
飛
過
來
，
這
一
回
，
箭
頭
不
休
息
了
，
直
接
越
過
我
們
的
頭
頂
，

向
同
一
方
向
急
速
的
飛
過
去
。 

這
般
難
得
一
見
的
美
麗
的
光
景
，
能
看
到
一
次
是
幸
運
，
看
到
兩
次
即
是
福
氣
。
沒

有
想
到
，
坐
在
公
園
裡
倒
在
路
側
的
電
線
桿
上
休
息
的
我
們
，
才
低
下
頭
呢
，
抬
起
處
，

又
見
一
支
綠
箭
飛
過
來
，
再
飛
過
去
，
一
連
三
次
，
幾
乎
要
讓
人
以
為
是
鴻
福
齊
天
了
！ 

「
小
麻
雀
們
是
忙
著
築
巢
了
吧
？
」
「
是
呀
！
」
妻
帶
著
歡
喜
的
眼
睛
回
答
著
。 

麻
雀
築
巢
，
代
表
著
要
孕
育
生
命
，
是
自
然
界
的
喜
訊
。
可
是
，
對
我
們
來
說
，
又

有
一
種
親
切
的
感
受
。
因
為
，
鳥
巢
本
身
就
是
一
種
絕
美
的
造
型
，
每
一
種
鳥
有
每
一
種

不
同
結
構
的
巢
，
有
的
小
巧
精
緻
，
有
的
鬆
動
草
率
，
各
適
其
性
。
鳥
兒
結
巢
，
只
是
按

本
能
施
為
，
牠
們
唯
一
的
目
的
就
是
哺
育
後
代
，
等
到
兒
女
長
成
，
便
各
自
飛
去
，
那
曾

經
多
麼
辛
苦
經
營
的
巢
便
不
再
返
顧
，
歸
還
大
自
然
了
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



 
六
、
無
鰾
的
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

嘎
嘎  

有
一
個
年
輕
人
，
因
為
家
貧
沒
有
讀
多
少
書
，
他
去
了
城
裏
，
想
找
一
份
工
作
。
可

是
他
發
現
城
裏
沒
人
看
得
起
他
。
就
在
他
決
定
要
離
開
那
座
城
市
時
，
他
給
當
時
很
有
名

的
銀
行
家
羅
斯
寫
了
一
封
信
，
抱
怨
了
命
運
對
他
的
不
公
…
… 

信
寄
出
去
了
，
他
一
直
在
旅
館
裡
等
，
幾
天
過
去
了
，
他
用
完
了
身
上
的
最
後
一
分

錢
，
也
將
行
李
打
好
了
包
；
這
時
，
房
東
說
有
他
一
封
信
，
是
銀
行
家
羅
斯
寫
來
的
。 

信
中
，
羅
斯
並
沒
有
對
他
的
遭
遇
表
示
同
情
，
而
是
在
信
裡
給
他
講
了
一
個
故
事
： 

在
浩
瀚
的
海
洋
裡
生
活
著
很
多
魚
。
魚
鰾
產
生
的
浮
力
，
使
魚
在
靜
止
狀
態
時
，
自

由
控
制
身
體
處
在
某
一
水
層
。
此
外
，
魚
鰾
還
能
使
腹
腔
產
生
足
夠
的
空
間
，
保
護
其
內

臟
器
官
，
避
免
水
壓
過
大
，
內
臟
受
損
。
因
此
，
可
以
說
魚
鰾
掌
握
著
魚
的
生
死
存
亡
。

可
是
有
一
種
魚
卻
是
驚
世
駭
俗
的
異
類
，
它
天
生
就
沒
有
鰾
！
而
且
分
外
神
奇
的
是
它
早

在
恐
龍
出
現
前
三
億
年
前
就
已
經
存
在
地
球
上
，
至
今
已
超
過
四
億
年
，
它
在
近
一
億
年

來
幾
乎
沒
有
改
變
。
它
就
是
被
譽
為
“
海
洋
霸
主
”
的
鯊
魚
！
英
雄
的
鯊
魚
用
自
己
的
王

者
風
範
、
強
者
之
姿
，
創
造
了
無
鰾
照
樣
追
波
逐
浪
的
神
話
。 

然
而
究
竟
是
什
麼
讓
鯊
魚
離
開
了
鰾
，
在
水
中
仍
然
活
得
遊
刃
有
餘
呢
？
經
過
科
學

家
的
研
究
，
發
現
因
為
鯊
魚
沒
有
長
鰾
，
一
旦
停
下
來
，
身
子
就
會
下
沉
。
它
只
能
依
靠

肌
肉
的
運
動
，
永
不
停
息
地
在
水
中
遊
弋
，
保
持
了
強
健
的
體
魄
，
練
就
一
身
非
凡
的
戰

鬥
力
。
最
後
，
羅
斯
說
，
這
個
城
市
就
是
一
個
浩
瀚
的
海
洋
，
你
現
在
就
是
一
條
沒
有
魚

鰾
的
魚
…
… 

那
晚
，
他
躺
在
床
上
久
久
不
能
入
睡
，
一
直
在
想
羅
斯
的
信
。
突
然
，
他
改
變
了
決

定
。 

第
二
天
，
他
跟
旅
館
的
老
闆
說
，
只
要
給
他
一
碗
飯
吃
，
他
可
以
留
下
來
當
服
務
生
，

一
分
錢
工
資
都
不
要
，
旅
館
老
闆
不
相
信
世
上
有
這
麼
便
宜
的
勞
動
力
，
很
高
興
地
留
下

了
他
。 十

年
後
，
他
擁
有
了
令
全
美
國
羡
慕
的
財
富
，
並
且
娶
了
銀
行
家
羅
斯
的
女
兒
，
他

就
是
石
油
大
王
哈
特
。 

「
心
中
有
希
望
，
腳
下
就
有
路
」
與
其
為
上
天
的
不
公
仰
天
長
歎
，
不
如
做
一
條
奮

力
遊
動
的
鯊
魚
，
化
短
為
長
，
去
打
造
屬
於
自
己
的
強
者
之
路
，
去
完
成
自
己
的
人
生
跨

越
。  



 
七
、
下
雨
天
真
好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琦
君 

一
清
早
，
掀
開
窗
簾
看
看
，
窗
上
已
撒
滿
了
水
珠
。
啊
，
好
極
了
！
又
是
個
下
雨
天
。 

雨
連
下
十
天
，
半
月
，
甚
至
一
個
月
，
屋
裡
掛
滿
萬
國
旗
似
的
溼
衣
服
，
牆
壁
地
板

都
冒
著
溼
氣
，
我
也
不
抱
怨
。
雨
天
總
是
把
我
帶
到
另
一
個
處
所
，
在
那
兒
，
我
又
可
以

重
享
歡
樂
的
童
年
。
那
些
有
趣
的
好
時
光
啊
，
我
要
用
雨
珠
的
鍊
子
把
它
串
起
來
，
繞
在

手
腕
上
。  

那
時
在
浙
江
永
嘉
老
家
，
我
才
六
歲
，
睡
在
母
親
暖
和
的
手
臂
彎
裡
。
天
亮
了
，
聽

到
瓦
背
上
嘩
嘩
的
雨
聲
，
我
就
放
了
心
。
因
為
下
雨
天
長
工
不
下
田
，
母
親
不
用
老
早
起

來
做
飯
，
可
以
在
熱
被
窩
裡
多
躺
會
兒
。
我
捨
不
得
再
睡
，
也
不
讓
母
親
睡
，
吵
著
要
她

講
故
事
，
母
親
閉
著
眼
睛
，
給
我
講
雨
天
的
故
事
。
在
熹
微
的
晨
光
中
，
我
望
著
母
親
的

臉
，
她
的
額
角
方
方
正
正
，
眉
毛
細
細
長
長
，
眼
睛
瞇
成
一
條
線
。
我
的
啟
蒙
老
師
說
菩

薩
慈
眉
善
目
，
母
親
的
長
相
一
定
就
跟
菩
薩
一
樣
。  

雨
下
得
越
來
越
大
。
母
親
一
起
床
，
我
也
跟
著
起
來
，
顧
不
得
吃
早
飯
，
就
套
上
叔

叔
的
舊
皮
靴
，
頂
著
雨
在
院
子
裡
玩
；
溝
裡
水
滿
了
，
白
繡
球
花
瓣
落
在
爛
泥
地
和
水
溝

裡
。
我
把
阿
榮
伯
給
我
雕
的
小
木
船
漂
在
水
溝
裡
，
中
間
坐
著
母
親
給
我
縫
的
大
紅
「
布

姑
娘
」
，
繡
球
花
瓣
繞
著
小
木
船
打
轉
，
一
起
向
前
流
。
我
跟
著
小
木
船
在
爛
泥
地
裡
踩

水
，
吱
嗒
吱
嗒
的
響
。  

天
下
雨
，
長
工
們
不
下
田
，
都
蹲
在
大
穀
倉
後
面
玩
。
我
把
小
花
貓
抱
在
懷
裡
，
自

己
再
坐
在
阿
榮
伯
懷
裡
，
等
著
阿
榮
伯
把
一
粒
粒
又
香
又
脆
的
炒
豆
子
剝
殼
送
到
我
嘴

裡
。
豆
子
吃
夠
了
再
吃
芝
麻
糖
；
嘴
巴
乾
了
吃
橘
子
。
下
雨
天
真
好
，
有
吃
有
玩
，
長
工

們
個
個
疼
我
，
家
裡
人
多
，
我
就
不
寂
寞
了
。  

五
月
黃
梅
天
，
到
處
黏
糊
糊
的
，
母
親
走
進
走
出
的
抱
怨
；
父
親
卻
端
著
宜
興
茶
壺
，

坐
在
廊
下
賞
雨
。
院
子
裡
各
種
花
木
，
經
雨
一
淋
，
新
綠
的
枝
子
頑
皮
的
張
開
翅
膀
，
托

著
嬌
豔
的
花
朵
，
父
親
用
旱
煙
袋
點
著
它
們
告
訴
我
這
是
丁
香
花
，
那
是
一
丈
紅
。
大
理

花
與
劍
蘭
搶
著
開
；
木
樨
花
散
布
著
淡
淡
的
幽
香
。
牆
邊
那
株
高
大
的
玉
蘭
花
開
了
滿
樹
，

下
雨
天
謝
得
快
，
我
得
趕
緊
爬
上
去
採
，
採
了
滿
籃
子
送
左
右
鄰
居
。
玉
蘭
樹
葉
上
的
水

珠
都
是
香
的
。 

如
果
我
一
直
不
長
大
，
就
可
以
永
遠
沉
浸
在
雨
的
歡
樂
中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八
、
壁 

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

劉
墉 

從
什
麼
地
方
溜
進
來
一
隻
壁
虎
？
冷
不
防
地
，
差
點
害
我
把
手
上
的
杯
子
砸
掉
。 

牠
有
著
淺
灰
色
的
身
軀
，
三
角
形
的
頭
，
長
長
的
尾
巴
，
四
隻
腳
和
一
雙
大
眼
睛
，
應

該
是
不
討
人
喜
歡
的
，
但
是
細
細
看
，
倒
漸
覺
得
幾
分
親
切
。 

牠
躲
在
洗
手
台
後
的
瓶
瓶
罐
罐
之
間
，
只
把
頭
探
在
外
面
，
盯
著
我
看
，
居
然
沒
有
逃

跑
的
意
思
。 

因
為
涉
世
不
深
，
使
牠
不
知
道
躲
藏
？
還
是
因
為
根
本
沒
見
過
人
，
竟
不
知
道
那
是
可

能
一
鞋
底
就
把
牠
打
爛
的
可
怕
的
敵
人
。 

「
這
裡
沒
有
蚊
子
，
你
何
必
來
呢
？
這
裡
明
亮
的
磁
磚
，
使
你
無
所
遁
形
，
你
怎
麼
逃

呢
？
這
裡
是
講
究
的
大
廈
，
不
可
能
允
許
你
逡
巡
，
你
又
怎
麼
能
生
存
呢
？
你
應
該
在
那
老

舊
日
式
房
子
的
紗
窗
，
或
紅
土
磚
房
的
窗
櫺
間
跳
躍
才
對
啊
！
」 

怎
麼
辦
呢
？
我
總
得
把
牠
弄
出
去
啊
，
難
道
讓
牠
留
在
浴
室
裡
，
不
嚇
到
我
，
也
會
嚇

著
別
人
。 

我
拿
起
淋
浴
噴
頭
，
打
開
冷
水
沖
牠
，
希
望
小
東
西
能
順
著
原
先
進
來
的
通
風
口
出

去
，
卻
發
現
因
為
屋
裡
亮
，
而
通
氣
口
內
無
光
，
當
牠
經
過
一
格
格
的
小
洞
時
，
竟
然
毫
無

所
感
，
完
全
想
不
起
自
己
來
時
的
道
路
。 

我
又
想
，
是
不
是
把
牠
沖
到
浴
缸
裡
去
，
讓
牠
流
進
下
水
道
，
可
是
，
八
成
會
淹
死
，

不
等
於
把
牠
打
死
嗎
？ 

我
頭
大
了
！
難
道
要
我
用
手
去
抓
牠
出
去
？
小
時
候
總
聽
大
人
說
，
被
壁
虎
尿
到
身

上
，
會
又
癢
又
痛
，
如
果
這
個
小
東
西
情
急
之
下
，
對
我
撒
泡
尿
該
怎
麼
辦
？ 

我
終
於
想
出
個
主
意
，
找
了
一
把
掃
帚
，
打
算
先
用
帚
毛
把
牠
壓
住
，
再
拿
鉗
子
夾
牠

出
去
。 我

先
摸
了
摸
帚
毛
，
並
不
太
硬
，
應
該
不
致
壓
傷
牠
，
便
用
水
把
小
壁
虎
逼
到
牆
角
，

再
迅
速
用
掃
帚
去
壓
。
這
涉
世
不
深
、
毫
無
戰
鬥
經
驗
的
小
東
西
，
居
然
開
始
閃
躲
了
，
拚

命
地
向
天
花
板
跑
，
被
我
一
掃
把
攔
截
了
下
來
，
卻
見
一
條
小
東
西
墜
落
到
浴
缸
中
，
是
牠

的
尾
巴
，
這
麼
一
個
沒
長
成
的
小
壁
虎
，
居
然
懂
得
自
割
以
求
生
了
。
那
細
小
的
尾
巴
在
浴

缸
裡
猶
自
扭
動
著
，
難
道
這
斷
了
的
肢
體
，
仍
然
接
受
捨
棄
它
的
主
人
的
指
示
嗎
？
一
個
已

經
沒
有
了
生
命
的
生
命
，
竟
然
能
無
知
地
執
行
一
種
知
。 

可
惜
它
的
主
子
還
是
被
我
的
掃
帚
壓
住
了
，
我
試
著
不
用
很
大
的
力
氣
，
免
得
傷
了

牠
，
並
用
另
一
隻
手
拿
老
虎
鉗
去
夾
，
問
題
是
老
虎
鉗
太
沈
重
了
，
夾
在
軟
軟
的
壁
虎
身
上
，

使
我
手
上
居
然
一
點
感
覺
也
沒
有
，
怎
樣
能
既
不
把
牠
夾
扁
又
能
夾
得
住
呢
？ 

我
大
聲
喊
：
「
拿
雙
筷
子
來
！
」 

家
人
匆
匆
地
遞
了
雙
筷
子
給
我
，
總
算
把
牠
夾
住
了
，
不
知
是
不
是
已
經
受
了
傷
，
牠
居
然

完
全
沒
有
掙
扎
。
我
把
小
壁
虎
放
進
紙
袋
裡
、
拿
著
衝
出
大
樓
，
正
是
車
水
馬
龍
、
交
通
堵

塞
的
下
班
時
刻
，
人
行
紅
磚
道
上
停
滿
了
摩
托
車
，
騎
樓
下
擺
滿
了
攤
子
，
行
人
摩
肩
接
踵

地
走
過
，
旁
邊
大
樓
地
下
室
舞
廳
的
霓
虹
燈
已
經
開
始
閃
動
，
我
竟
然
找
不
到
一
個
可
以
把

這
壁
虎
放
掉
的
地
方
。 

 
 
 
 
 
 



 


